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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文章通过以 “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”为议题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标

准。日本社会对成功女性的评价存在 “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＋α”这样一个模式。文中对该模式的形

成及其反映的女性性别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。日本社会对女性 “赢家”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

性成功的首要条件，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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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０３年 日 本 学 者 酒 井 顺 子 曾 在 《败 犬 哀 嚎》

一文中写到：无论人长的多漂亮、如何能干，如果

到了３０岁还是未婚无子的状态便可谓 “女人中的

败犬”［１］。酒井的 《败犬 哀 嚎》一 书 在 当 时 日 本 社

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，成为最畅销的图书之一。继

而，在２００４年 “败犬”一 词 获 评 为 日 本 年 度 流 行

语大奖①。“败 犬”作 为 一 个 负 面 表 达 的 词 语，在

日本多用于女性［２］。２００６年， “赢家” “输家”等

新词语获评日本年度的流行语大奖。自此，“赢家”
“输家”这 两 个 词 语 在 日 本 社 会 被 更 加 广 泛 使 用。

这一对词语最基本的意思是指，人在事业或财富等

方面达到的很好或很不好的状况。另外这一对词语

也体现了当今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化现象，尤

其对于 “输 家”而 言 改 变 其 自 身 处 境 的 可 能 性 很

小。在日本社会，“赢家”“输家”的表达方式最初

主要用于男性，但是近年来对于女性也开始使用，

并且越来越普遍。

酒井的观点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，

原因在于其 观 点 迎 合 了 日 本 传 统 文 化 对 女 性 的 评

价，即女性应以 “婚姻、育儿”为重［３］。虽然酒井

的观点看似赤裸又武断，但对于当今正挣扎于是否

要走出家庭寻求个性独立的日本女性来说似乎是一

个正当时的 回 应。可 以 说，对 于 现 代 日 本 女 性 来

说，工作与家庭依然是对立的关系，放弃工作选择

家庭依然是日本女性处理之间矛盾的倾向做法。与

此相比，在当今中国社会，大多数女性要面临工作

与家庭 “兼顾”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，

可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可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

出单一的选择。两国不同的社会、文化背景对女性

的Ｌｉｆｅ　Ｃｏｕｒｓｅ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。

众所周知，日本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，例如

２００７年日本高等教育 男 女 的 升 学 率 分 别 为９６．１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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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９６．６％，女性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比 率 甚 至 略 高 于

男性①。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，日 本 女 性 社 会 地 位

的提高表现在很多方面，例如 “妇人”的称呼不复

存在，“女性”成为普遍的说法②；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３
日公布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；近几年 “男女

共同参与”的政策不断推出。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总

理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多次强调推动日本女性就业，

同时增加管理层女性所占比例，并在内阁成员中一

次提拔了５名女性官员，安倍总理自称上任以来任

用女性内 阁 官 员 的 人 数 为 日 本 史 上 最 多。尽 管 如

此，２０１４年仍有６０％的女性以结婚或育儿为 由 辞

掉工作成为家庭主妇③。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日

本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做出这样的抉择？日本社

会是如何对女性的价值进行评价的？本文旨在通过

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 “赢家”这样一个议题分

析以上问题的原由。

一、日本女性的价值评价标准

在传统的日本文 化 里 男 权 色 彩 非 常 浓 重，女

性要服从于男 性，照 顾 家 庭、养 育 子 女、抚 养 老

人等则成为日本 女 性 最 重 要 的 角 色［４］。现 代 日 本

社会及女性自身 在 逐 渐 脱 离 传 统 束 缚 的 同 时，仍

然保留了对传统 女 性 价 值 的 认 同。一 些 女 性 同 男

性一样在各行各 业 从 事 工 作，其 中 不 乏 在 事 业 上

崭露头角的成 功 者。不 过，能 够 同 男 性 一 样 持 续

在职场工作的女性却是少数。１９８７年 日 本 国 立 社

会保障·人口问题 研 究 所 第９次 出 生 动 向 基 本 调

查结果表明：绝大 多 数 单 身 女 性 的 理 想 是 成 为 专

职主妇，也就是 以 结 婚、生 育、育 儿 为 由 放 弃 工

作成为专职主妇。可 以 说 大 多 数 日 本 女 性 的 自 我

价值实现是 属 家 庭 的，这 便 导 致 日 本 女 性 的Ｌｉｆｅ

Ｃｏｕｒｓｅ基本相同，成功 女 性 的 标 准 一 般 是 成 为 好

妻子、好母亲等家庭角色。

到了２００３年 （第１２次 出 生 动 向 基 本 调 查），

想成为专职主妇的单身女性开始减少，希望工作与

家庭兼顾或完成重要家庭任务后再就业的女性在增

多，其中希望完成重要家庭任务后 （多数为子女上

中学以后）再就业的女性所占比例最大。正是这一

变化的产生，使得 “女性应如何在家庭与工作之间

取舍”成为日 本 社 会、家 庭 及 女 性 自 身 面 临 的 问

题。清水所谓３０岁以上、未婚无子，便可谓 “女

人中的败犬”的说法就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观

点。即否定女性选择事业而延误结婚、生子等家庭

角色的实现。现在，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开始认可女

性在社会职业上的价值，但是对成功女性的评价仍

然无法摆脱家庭角色实现这一前提条件。

“赢家”的说法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被用于

评价女性，其评价一般不仅仅指哪个人在某一方面

获得成功或成就，还有 “不但，而且”的语义在其

中。比如某女是ＸＸ会社高管，她还有一个幸福美

满的家庭，这 种 情 况 下 称 其 为 人 生 赢 家 再 恰 当 不

过。如果把 “ＸＸ会社高管”换做其它成就的内容

也是成立的，但是如果把 “家庭”去掉的话，“人

生赢家”的美誉是绝对与之无缘的。比如日本社会

所认可 的 女 性 “赢 家”中 还 包 括 这 样 一 群 专 职 主

妇，如在日本著名 杂 志 《ＶＥＲＹ》④ 上 刊 登 的 那 些

专职主妇，她们在照顾家庭之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

艺、技能，有的经济收益不菲，有的获得广泛的社

会赞誉。所以，笔者认为日本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

值存在这样一个次 序，即 家 庭 角 色 （妻 子、母 亲）

＋α＞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＞α，其中α可以是

包括工作业绩在内的任何除家庭角色之外的其它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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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８年版日本内阁府 ［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］第６章教育·研究领域男女共同参与状况。

根据日本女性学习财团的解释，“妇人”改为 “女性”的理由有两个，一个是 “妇人”一般指已婚女性，在看待女性问题的时候不具有

概括性；第二个理由是 “妇”字日语写法为 “婦”，右边的偏旁 “帚”有扫帚之意，存在对女性的偏见。从１９９０年开 始，除 了 法 律 条

文等不便马上修改的官方文书外，所有 “妇人”的表述都改成了 “女性”。日本官方希望通过词语使用的改变来改变人们对女性的传统

意识。

源自２０１４年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 “迎接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”国际论坛上的演讲。

《ＶＥＲＹ》是日本著名女性杂志，读者主要为专职主妇，刊行内容为时尚服饰、主 妇 才 艺 展 示 （手 工、料 理 等）、育 儿 经 验 分 享、生 活

小常识、家族旅行攻略等。每期都会任用多名主妇为杂志模特，杂志的生活感很强，从多方面展现日本家庭主妇丰富多彩 的 生 活，深

受日本女性尤其是专职主妇的喜欢。



会价值评价的内容。婚姻家庭的良好状态成为日本

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值的先决条件，世俗所谓的美

满家庭再加上α这一附加值共同达成女性 “人生赢

家”的条件。

二、日本对女性评价的历史演变

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传统思想在本社会延续至

今。虽然现在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，

一些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，但是 “家

庭是女性价值最重要的体现”仍然是对女性评价的

主流。当今对女性 “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＋α＞
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＞α”的次序性评价标准的

形成存在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

前开始到现在大体经历了４个重要演变阶段。

１．军国主义战争的工具

太平洋战争之前乃至于战争期间，日本的主要

产业结构是以农业和自营业为主，一般情况下女性

与男性需 要 同 时 参 加 生 产 劳 动。尤 其 是 在 战 争 期

间，男性 参 军 远 征 女 性 则 需 担 负 所 有 的 生 产 劳

动［５］。同时，战 争 期 间 日 本 政 府 推 行 人 口 增 加 政

策，宣传女性应该 “结婚报国”“育儿报国”①。在

此历史阶段，日本女性在生产劳动与维持家庭方面

都承担了主要的责任，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给予战时

女性 “军国之母”“靖国之母”“经济战的战士”等

荣誉称号［６］。战时，政府要求士兵的妻子要做贞操

管理，保持日本女性 “妻子”“母亲”的神圣性，可

是另一方却征召 “从军慰安妇”，体现了对女性道德

与价值的双重评价标准。在这个特殊 的 历 史 时 期，

日本女性充当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工具。

２．不计报酬的职业———专职主妇

２０世纪５０～６０年 代，随 着 日 本 经 济 的 复 苏，

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工薪阶层逐渐取代了

农民和自营业主，日本女性也逐渐从农民的妻子、

自营业主的老板娘转变为工薪族的妻子，继而出现

了 “专职主妇”。尤其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的五

六十年代， “主 妇”占 到 已 婚 女 性 的 绝 大 多 数［７］。

对当时的女性来讲，操持家务意味着让现在的劳动

力 （丈夫）和未来的劳动力 （子女）更好的体现价

值。由于操持家务是无需报酬的工作，也就是未被

市场化的劳动，所以在这一时期 “主妇”单纯被认

为是女性的特定角色［８］。有学者指出，日本女性尤

其是那些专职主妇为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做出了极

大的贡献，正 是 因 为 专 职 主 妇 对 于 家 庭 的 全 力 支

持，使男性能够集中精力工作也使子女得到良好的

照顾与家庭教育［９］。

３．女性 “Ｍ”字型就业模式的形成

１９７０年－１９９０年，“Ｍ”字型就业模式形成体

现了日本女性这一时期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迂回应对

的特点。“Ｍ”型就业是指，日本女性在就业率上

呈现两个高峰期和一个低谷期。学校毕业后 （包括

初、高等教育），女性的就业率出现了第一个高峰

期。以结婚、生育、育儿等为主要原因，大多数日

本女性辞去工作成为专职主妇使得女性的就业率出

现了低谷期。直到育儿基本结束 （子女上初中或高

中），又迎来了第二个就业高峰期。

２０世 纪７０～９０年 代，日 本 社 会 延 续 了 战 后

“年功序列，终身雇 佣”的 劳 动 力 聘 用 体 制，同 一

年龄段的男性收入基本相同，专职主妇们的生活状

况一般不会因 配 偶 的 经 济 差 距 有 大 的 差 异。 “Ｍ”

字型就业模式形成还与日本的税收与福利制度有密

切关系。在日本的税收和保险制度之下，作为被扶

养人的专职主妇与未成年子女可以在丈夫 （父亲）

的名下享受基本的 社 会 福 利 （医 疗、教 育 等）。如

果夫妇同时工作，那么妻子要同丈夫一样需要单独

缴纳收入所得税、健康保险等费用。另外，子女的

保育费等费 用 的 征 收 要 依 据 家 庭 总 收 入 的 额 度 确

定，家庭总收入越多需要缴纳的费用额度也越高。

也就是说夫妇同时工作，收入增加的同时支出也在

相应增加。而工作与家庭兼顾确实会给女性的生活

带来很大的负担，综合利弊多数女性选择成为专职

主妇显得合情合理。

４．论女性 “输赢”的时代

回顾日本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知道，日本社会对

女性的 “赢家”“输家”评价始于２１世纪初。也可

以说当现代日本女性试图摆脱单一的家庭角色束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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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候，社会开始重新对女性价值进行评价。从上

个世纪末开始，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瓦解，劳动力雇

佣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“年功序列，终身雇佣”

体制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以效率和能力为主要

雇用条件的劳动力市场化运作机制。这导致了日本

男性社会 的 收 入 差 距 迅 速 扩 大，同 时 非 正 规 雇 佣

（临时工、合同工、派遣等雇佣形式）逐渐普遍化。

这对日本家庭的影响是，大量的家庭因男性收入减

少而不足以维持家用，女性为了帮助男性共同养家

不得不走出 家 庭［１０］。山 田 昌 宏 根 据 日 本 总 理 府 调

查结果指出，已婚家庭可以分为３类：一类是夫妇

共同劳动的家庭；二类是丈夫工作———妻子为专职

主妇的家庭；三类是夫妇共同劳动———妻子低收入

的家庭［１１］。这反 映 了 日 本 男 性 社 会 雇 佣 的 不 稳 定

性导致了女性职业状态的多样化，同时因配偶的经

济收入状态不同致使女性所承担的压力和要面对的

选择也不同。“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＋α”的女

性 “赢家”模 式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社 会 背 景 之 下 产 生

了。α这个附加值是能够给女性带来物质或精神方

面优越性的社会评价内容。

三、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女性自身

女性 “赢家”更多是外在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评

价，这个评 价 与 女 性 自 身 的 状 况 及 感 受 是 否 一 致

呢？山田尤子曾经针对日本女性自身状态与幸福感

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，此处主要结合山田

的研究结果从婚姻状态、职业状态、丈夫的经济收

入、家庭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。

１．婚姻状态

如同酒井顺子曾在 《败犬哀嚎》一文中写到女

人 “无论人长的多 漂 亮、如 何 能 干，如 果３０岁 以

上、未婚无子，可谓 ‘女人中的败犬’”一 样，目

前日本社会能够接纳女性在社会上的成功，但是如

果是放弃了婚姻和家庭的成功却会被冷视。显然，

在日本 社 会 如 果 “未 婚 无 子”便 不 可 能 成 为 女 性

“赢家”。那 么 已 婚 女 性 就 一 定 是 人 生 “赢 家”了

吗？按 “输”“赢”的 概 率 来 讲， “赢 家”至 多 参

半，或许在一个社会当中应该是少数人。那么，关

于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 “赢家”这一话题改为谁是

日本社会已婚女性 “赢家”也许更为恰当。

２．职业状态

山田 尤 子 依 据 日 本 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ＳｏｃａｉｌＳｕｒｖｅｒｙ＜
ＪＧＳＳ－２００２＞调查数据，对５７５名３０～６０岁已婚

日本 女 性 的 职 业 状 态 与 幸 福 感 进 行 了 分 析［１２］。

３０～６０岁已婚女性的平均幸福指数分别为：全时工

作女性３．９３，兼职女性３．９１，专职主妇３．９２，结

果表明职业状态与幸福感总体差距并不明显。但是

从图１可以分辨出，已婚女性的职业状态在不同年

龄段给她们带来的幸福感是不同的。

图１　日本已婚女性就业形态与幸福感相关分析

　　全时工作女性在组建家庭之初，通过工作为自

己带来较多的满足感，当生育、育儿等家庭责任到

来的时候她 们 不 得 不 疲 于 应 对 工 作 与 家 庭 双 重 重

担，所以在育儿期全时工作女性的幸福指数降为最

低，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。育儿期结束后，全职女

性因家庭的负担减轻而幸福指数有所回升。兼职女

性在组建家庭之初就需要在照顾家务之余从事兼职

工作，幸福指数显示为最低。当育儿期结束家庭责

任减轻后她们的幸福指数成为三者中最高。专职主

妇在组建家庭之初幸福指数高于兼职女性，低于全

时工作女性，生育、育儿结束后，生活似乎失去重

心，在５０～６０岁阶段幸福指数落入最低点。

山田在以上的数据分析中未能给出一个定论，

即已婚女性 中 哪 种 职 业 状 态 的 女 性 可 称 得 上 人 生

“赢家”，但是却从中给人很多启发。女性人生 “赢

家”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恒定的评价，不同年龄阶段

和所需面对的家庭责任的轻重会使处于不同职业状

态的已婚女性的幸福感存在较大差异。

３．丈夫的经济收入

山田尤子进一步分析了已婚女性的幸福感与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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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年收入 之 间 的 关 系 （见 图２）。结 果 表 明，丈 夫

的年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幸福度有正影响。按日本工

薪阶层收入水平来看，年收入３５０万日元属于中等

偏上的收入阶层①，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的年收达到

３５０万日元以 上 的 话 维 持 家 庭 开 销 基 本 不 成 问 题。

丈夫收入 超 过３５０万 日 元 （约 人 民 币２４．５万 元）

的全时工作女性和兼职主妇会因丈夫的年收的积增

而幸福感提升。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妻子的工作并非

是迫于帮 助 丈 夫 共 同 养 家，而 是 为 了 提 升 生 活 质

量、充实自身或自我价值实现。专职主妇的幸福感

在丈夫年收入达到７５０万日元 （约人民币５２．５万

元）以上积增时成正比例关系。可见，无论是全时

工作女性、兼职主妇还是专职主妇，她们的幸福感

都与丈夫的经济收入密切相关。

图２　已婚日本女性的幸福感与丈夫年收入的关系

　　４．家庭关系

此外，已婚女性的幸福感又与家庭关系有密切

联系 （见 图３）。比 如，与 婆 婆 同 住 的 全 时 工 作 女

性和兼职主妇的幸福感高于非与婆婆同住的女性，

而专职主妇的情况则恰恰相反。可以说，无论是全

时工作女性还是兼职主妇获得家庭支持会使她们因

家务负担减轻而提升幸福感。

图３　已婚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婆婆是否同居的关系

四、总结与讨论

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，婚姻家庭是日本社会

评价女性社会价值的首要标准，而已婚女性的幸福

感与生活满意度不仅受到她们的职业状态 （全时工

作、兼职主妇、专职主妇）的影响，还与丈夫的经

济收入水平、家庭关 系 （婆 媳）等 存 在 密 切 关 系。

日本社会对女性人生 “赢家”的评价事实上更多是

对女性在具备家庭角色属性之上，另外拥有的附加

值的褒扬。这一评价既保留了对日本女性传统性别

角色的认同又结合了当今日本社会女性社会角色多

样化的特点。

人生 “赢家”的说法原来只不过是社会依据对

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进行的评价。“人生赢家”的

社会评价更多注重女性在主流价值观视域之下的价

值体现，却忽略了女性在实现被期待的价值时所承

受的压力与负荷。“输赢”评判忽略了专职主妇在

照顾家庭之外享有交友、余暇的快乐，也忽略了全

时工作女性 在 家 庭 与 工 作 兼 顾 的 同 时 所 付 出 的 艰

辛。另外，已婚女性的幸福感与丈夫经济收入的正

相关关系也说明，女性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很大

程度上由配偶的收入程度所决定。女性的职业状态

如何显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女性选择工作的动机

是什么，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还是充实自身的方式等

等，会使女性的幸福感完全不同。关于谁是日本社

会的女性人生 “赢家”这一议题，它不仅是日本社

会生活中茶余饭后的谈论内容，其中隐含了现代日

本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，也就是 “家庭角色 （妻

子、母亲）＋α”的 女 性 “赢 家”模 式。这 一 评 价

标准的形成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１．传统观念。“家庭角色 （妻子、母亲）＋α”

的女性 “赢家”模式糅合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价值评

价的主流思想。所谓日本现代女性价值评价的主流

思想，就是认可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，但是对真正

成功女性的评价首先应具备家庭角色实现。“男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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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女主内”、妻子和母亲是女性的天职等传统思

想仍然对评价现代日本女性的社会价值起着非常重

要的作用。在日本社会，适龄非婚或者离异的女性

似乎是与 “赢家”无 缘 的。在 对 女 性 进 行 评 价 时，

婚姻家庭就像一个必不可少的光环。时代变了，女

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也可以在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个人

价值，这是社会的进步。可是社会的进步和对女性

价值的认同还无法摆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束缚。

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着社会对女性的评价，也影

响着女性自身处理家庭与工作关系时的想法与行为。

２．社会因素。“年功序列、终身雇佣”的劳动

力聘用体制瓦解使日本贫富差距迅速扩大、男性社

会首先出现 “赢家”“输家”现象，继此之后女性

“赢家”“输家”的说法产生。现在日本社会对女性

人生 “赢家”的评价虽然包含了对女性在社会上价

值体现的认可，但是女性幸福感与丈夫收入成正相

关的研究结果也说明女性的 “输赢”与丈夫的 “输

赢”息息相关。近年来，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女性持

续工作出台了很多便利政策。可是在２０１４年的时

间点仍有６０％的 女 性 因 为 孩 子 的 出 生 放 弃 工 作。

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其中的一个

可考因素就是，日本的税收制度和保险制度对专职

主妇是有利的。

综上所述，关于谁 是 日 本 社 会 的 女 性 “赢 家”

这一议题，笔者认为日本社会存在 “家庭角色 （妻

子、母亲）＋α”这样一个对成功女性的评价模式。

这一模式的形成受日本社会变迁、社会制度体系以

及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。说到底 “赢 家” “输 家”

也只不过是表面化的评价，女性内在的幸福感或许

更加能够表达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。并且，笔者认

为日本社会对女性 “赢家”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

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，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

贡献及价值的内容。“干得好不如嫁的好”的说法

在日本同样存在，反映了女性对通过自身努力获得

幸福或较好生活的无力感，也反映了对男性主导的

社会价值的认同。

中国社会似乎也存在对女性评价的性别角色先

入倾向 （比如恋爱、婚 姻、生 育 等），不 过 相 比 之

下，中国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相对宽容，首先女

性 “赢家”“输家”的论调并不像日本社会那么普

遍化和定性化；其次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的机会相对

更多；再次就是中国对 “成功女性”的评价不像日

本社会那样对家庭角色的实现要求那么苛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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